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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室

2020年，不分國族和職業的我們都受到社會情況影響，生活發生變化；但同時

每個人受影響的層面和程度又那麼的不同，不能也不應該被化約為「整體」。

《香港舞蹈概述2020》編輯室特別企劃：「我為你改變——2020年舞蹈事業

的重大轉變」徵集活動，目的為在可能範圍內，盡量囊括各種背景與經歷的個

別從業人員的情況，以及當中因人而異的微枝末梢，立體化2020年在我們身

上引發的改變，為將來可能需要的應對，提供更多養份。

最終企劃徵集了十七個個人／團體從業員的2020年回顧，每個回顧都展現了

多重面向的複雜性，無法一言概之。當中既有自由身的表演藝術工作者，亦有

接受恆常資助團體的代表，然而皆受疫情影響了原有的工作安排，承受不同

程度的財政壓力。2020年的例外狀態，刺激了不少創作人反思自身的藝術方

向，改變了工作形式，從根本地審視一直秉持的信念或原則。疫情下的停擺，

尤如電腦上的「重設」鍵，停下腳步的從業員利用這段閒暇，重新整頓步伐，

思考未來──有些人或會投向網絡與科技的新世界，尋找機會，磨練新嘗試的

呈現方式，同時亦有人深思遙距下螢幕前的身體經驗，繼續靜觀其變。

下文由編輯室按每篇回顧分享的大致主題作分類，並以粗體標示相關重點，排

名按中文姓氏筆劃序。

徵 集 業 界 聲 音 ：
「 我 為 你 改 變 —— 2 0 2 0 年 舞 蹈 事
業 的 重 大 轉 變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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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不一樣的自己】

馬師雅

自由身編舞及舞者

訪問及整理：肥力

在疫情期間，大部分演出都延期進行，令兩年份量的演出要堆到2021年甚至之

後去完成，所以我在2020年時已可以預見之後的一兩年會有多忙碌，例如由

2021年十月起至2022年三月已有四場演出安排，當中有部分是為了還2020年

的債。這樣把演出推遲而擾亂了工作時間表，當然不是最好的選擇，但比起直

接取消節目已好很多了。始終大家也不想浪費了辛苦得來的資源，更重要是倘

若是申請資助的計劃，如因疫情而被迫取消，也擔心會成為不良記錄，影響日

後的申請。故此一些海外交流活動，即便未肯定甚麼時候可再次起行，也先盡

量以延期處理。

2020年間有機會初嘗為影像編舞及參與拍攝，然而最初因為不太懂電影語

言，而不了解如何向導演提問或給予意見，以致基本上都由導演主導了拍攝角

度及節奏，雖然影像令人滿意，但個人認為可以再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就好

了。有幸的是同年再有另一次編舞拍攝機會，吸收了上一次的經驗，也多認識

了電影的工作，開始懂得如何與導演溝通，及嘗試以鏡頭的想像去安排舞蹈。

有趣的是，從這些經驗中確實明白到，舞台表演與電影的最大差別，是前者編

舞及舞者很清楚觀眾在哪兒，繼而知道焦點在哪及應向哪一個方向投射能量，

然而電影就不同了，至少舞者在跳動時並不完全知道攝影師捕捉自己哪個部

分，究竟身體應該傾向何方才有焦點？這需要熟悉電影語言，及好好與導演、

攝影師，甚至燈光等工作人員溝通，才可以有準確的呈現，不然作品會流失很

多編舞及舞者的力量與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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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這一年確實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，去思考及準備上述已延期的舞蹈

作品。這種能夠為一兩個作品長期作資料搜集的時光，反過來想是很幸運及幸

福的，至少以前真的沒有這種時間。作為自由身編舞及舞者，我平常總是把自

己的時間表排得很密，如果是自己的作品，大概只有三至四個月時間來完成一

場二十分鐘的舞蹈，當中已包括了資料搜集、排練、修正、入台等。現在卻有

幾乎一年或更多的時間準備一個演出，對整體質量來說有很大提昇，不單能盛

載更多內容，也能更清晰地思考舞者與觀眾的關係。特別有了拍攝的經驗，便

對舞者與觀眾的互動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

2020年，還有空閒面對自己，以及做一些平常不可能會做的事，例如學習車

衣，算是多了一門技藝。現在有些服裝也可以自己修改，很滿足。

盧君亮 

TS Crew經理

訪問及整理：肥力

當疫情令所有工作坊及教學停頓時，位於大埔藝術中心的TS Crew工作室除了

成為成員練習的地方，也有零散的私人單對單或小班教學，只要合乎政府防疫

政策規定人數就是。然而教學不能作為公開課程，令收入大減，但可能已是不

少成員僅餘與表演及教學有關的收入。然而對我們來說，這一年的「休息」並

非只有負面影響，固然失去了很多演出機會，工作室沒辦法如常運作，之前的

教班幾乎全沒有了，令整個團大失預算，然而卻令藝團有時間及空間去組織更

合適自己的風格。確實，我們並不是傳統舞團或劇團，成員來自五湖四海，只

有曹德寶是所謂的科班出身，其他人都是習得不同技術而在這個平台上發展，

以致在疫情下少了一般演出機會時，反而更想開拓不同於一般演出的可能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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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中包括在大埔藝術中心成就的萬聖節活動，一個融合舞蹈及戲劇節目、遊

戲、體驗活動的項目。這種需要利用大樓進行體驗的演出模式，更容易展示成

員不同於人的技能，而這些技術很少可以在一般演出展示，當中也包含了成員

將遊戲融入表演的創意，令活動變得更像一個有舞蹈成分的嘉年華，而非舞蹈

演出。

另一方面，疫情令一切停頓，固然使成員失去很多工作機會，但也反過來多了很

多時間留在大埔的工作室，進行自我技術訓練。有趣的是，一直以來我們成員也

會各自修練屬於自己的技術，例如打翻或其他舞蹈技巧，而因為這段空閒時間，

鮮有地讓不同成員有空在同一空間相聚，各自練習之外，更會互相教授及切磋。

我認為這讓成員有時間去深入了解對方，甚至一起成長。以使我更想去安排一些

可以發展藝團性格的工作坊，好讓這個非傳統舞蹈、非常關心本土傳統文化及工

藝的藝團，能對本土文化有更多更實在的了解及發展。藝團於2020年請來戲曲

師傅，教授當中的文化、做手，以及當中的功夫。這成為了翌年受歡迎的社區文

化大使計劃《江湖區區賣藝：冇龍冇獅》的技術基礎之一。

上述的活動讓我們建立了更具特性的藝團性格，非傳統，成員各有能力又互相

交流，重視新體驗模式及與本土文化融合的表演，令我們走出了僅在舞蹈與非

舞蹈定義之間遊走的不確定性，有了一條新的道路。

劉柏康

全職舞者

2019年我回港，在探索和熟悉香港舞蹈圈的過程中，疫情開始了。由於是剛開

始，本來就沒有太多的工作，所以可以說對自己影響不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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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是幸運的，有兼職可以維生，只需要照顧自己就可以了。 

但由於很多studio都沒開業，不能上課，亦不能認識或與不同的舞者練習。 

大部分時間，自己亦只能在戶外地方，如球場等練習，很依賴自律。 

間中疫情有改善的時候可以上課，TS Studio的open jam也認識了不少人。這

不單是單純技巧的練習和交流，看到不同的朋友不斷努力也對自己有鼓勵作

用。 城市當代舞蹈團也提供一些線上課程給大家練習的機會。 

線上與現場：很多演出與課堂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搬到網上進行，對自己不是

新鮮事。Tate Modern的Performance Room很早已經利用網上演出的概念，

自己亦在2019年參與一個與台灣朋友合作的項目，進行八星期每星期一次的線

上排練。 

實體與線上的比較也讓我反思劇場的存在。在科技直播發達的世代，電視及電

影發展非常成熟，我們為甚麼還要進入劇場觀看作品？ 

我認為作品與觀眾的交流，很多時候取決於題材與觀眾的關係，以及作品如何

邀請觀眾進入並進行交流。能與人的即時實在交流是舞蹈令我著迷的其中一個

主因。自己觀看舞蹈的短片也是時常走神的情況下，現場感仍是線上活動沒法

比擬的。這並不是說，線上作品就失去意義，或者沒有探索的空間，可能正是

這原因，我們更加應該思考線上活動的特別之處。尤其有關舞蹈的演出，把它

變成了舞台的錄像記錄還是以拍攝手法把舞蹈呈現是兩碼子的事，後者似乎是

另一門藝術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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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活動對於邀請觀眾進入作品有很大優勢，這個優勢有時在一些比較小的製

作或者沉浸式演出中有更大的發揮。 自己仍在反思哪類題材及分享模式能促進

不同的參與者，包括創作人、表演者及觀眾的交流。

賴雪敏

自由身劇場工作者、藝評人

2020年，我在「多空間」的工作由全職轉為兼職，同期負責《球賽》的行

政、票務及宣傳工作。因疫情關係，四月的演期延至十二月，再而臨急改成網

上錄播演出。相比於幕前表演者，疫情對擔當支援角色的藝術行政人員最大的

影響不是失業，而是工作量倍增，例如宣傳工作方面資訊更新、海外藝術家來

港簽證安排變更、工作人員名單更新又更新……

票務安排方面，原定上下層的觀眾席設計，部分觀眾可流動觀賞，疫情下再不

能讓觀眾自行選擇座位。舞台設計概念變了，宣傳導向也受到影響，一切推倒

又重來。三改五改，到最後實體演出仍是無法進行，還有後續的退票工作，慶

幸有工開，卻比不上從前為開Show而捱幾個通宵至完Show後那種快感和滿

足。變數太多，即使是兼職身分，期間不敢接其他工作。過往舞團製作宣傳模

式以印刷品為主力，沒有發放點，逼得不已一切須化為網上版，如何善用網上

平台作市場推廣是今後重點的功課。反覆無常的疫情更令我深信不能把所有

「雞蛋放同一籃子」，繼續留守劇場卻保留跨界別工作模式。

我的另一身份是藝評人。場地關門，演出取消，文章仍是要寫。往日我因時間

及金錢因素而不考慮買票入場的演出，因本地海外各藝團傾巢而出的網上播

放，令我可足不出戶， 一天之內收看數齣不同類型的製作，有些更可無限次重

溫，的確眼界大開，連帶寫作領域也擴展了，都算得上因禍得福。

徵
集
業
界
聲
音
：
﹁
我
為
你
改
變
︳
︳
2
0
2
0
年
舞
蹈
事
業
的
重
大
轉
變
﹂
R



73

譚之卓

城市當代舞蹈團全職舞者，跨界電影、技術的創客

我於舞團的工作情況很密集，在持續面對種種挑戰中創作。一月排練國外巡演

作品和一個環境舞蹈，皆取消。疫情突發，我在家練功一段時間，二至四月聯

同創作團隊工作《〇》最終演出取消，過程有拍攝團隊持續紀錄，未知用甚麼

方式再呈現。七月在文化中心上演的合家歡《實習魔法師的生命練習題》與觀

眾見面。緊接著十月舞團創新實行「雙軌制」，線上、實體版呈現《流轉X✕

思浪潮》。十二月創作《茫然先生》的舞蹈影像版。以上作品的創作我與十多

位舞者克服了許多難關，在不同維度上用身體回應現實，用舞蹈表演創造生

命力。我在個人舞蹈事業上改變了身分，導演了一部舞蹈短片《喺度？Over 

Here?》，探索當下的「流動」。透過這個舞蹈影片，我認識了許多嘗試用電

影這個媒介去探索身體的人、感知到他／她們的故事。另一個重大改變，我投

入意志力和時間去接觸「虛擬現實的舞蹈」，啟動了新的駐地研究項目來提問

題和做動作捕捉的實驗。 總而言之，我覺得能發現改變的方向比其意義更讓我

有激情、想像力。 

提及計劃：

邢亮、又一山人聯合導演《〇》 

梁曉端導演 《實習魔法師的生命練習題》 

柯志輝、馬汶萱和邱加希編舞《流轉X思浪潮》 

桑吉加編舞、潘詩韻劇場構作、許雅舒影像導演《茫然先生》（舞蹈影像版）

譚之卓導演及編舞《喺度？Over Here?》 

金尚美組織「Leonardo21藝術研究駐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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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數碼及遙距的未來】

徐奕婕

獨立編舞

2020年初，疫情開始不久，我擔任「東邊舞蹈團」的工作坊導師。當時用

Zoom教課還未普遍，我的難題是：假如完全不能與學生共處一室，可以如何

教？用視像通話對我來說不是選項，因為我不想大家在私人空間排練在公共空

間展示的東西；或者說，那一小時本來是我和學生們預留出來相聚的時間，

我們約定了在某一個地方和時空共處，我無法突然要求學生在家中客廳做這件

事。接受不了。另一方面，一位在芬蘭的朋友邀請我帶領一個三小時的單次網

上工作坊。起初未有Covid這回事，只是想做一些跨國但不為地域距離限制的

嘗試。正好遇上Covid，網上工作坊變得理所當然，我們甚至感到興奮，因為

不用處理飛十幾小時、安排住宿等事，只要按一下鍵便可以進行。

之後，在香港演藝學院排練《重返《梁祝學堂》》，再次面對類似的情況。

由於學校禁止實體課，學生對於回校也覺得不安全，用Zoom上課變得無可避

免。我心中出現了不少問題，例如：用Zoom做得到雙人互動嗎？沒有了其他

在場的身體，跳舞的意義是甚麼？好像要先安頓心中的疑惑，才能夠帶領同學

思考；但是當時自己未解決到。網絡速度會引致滯後，雖然學生們同時上網，

但是以教舞段來說，根本無法數準拍子，或者看清楚動作是否做得對。於是

我想，不要強求「共時」，不如預錄教材，讓學生一遍又一遍地溫習，可能更

好。

用Zoom教學令我對「劇目」（repertoire）和「舞蹈」思考更多。假如從今

以後都不能再入劇場，表演空間只限於鏡頭前，還需要芭蕾、需要跳舞嗎？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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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還有多少表達空間？我帶著這些疑惑跟校方討論教學主題。我和另外兩位導

師對於課堂目的有很多討論，而我著重的是自發性（self-motivation）。我設

定的教學成效（outcome）是：同學的功課是根據Zoom課室小格子來作出回

應，學習的最終呈現必須是在Zoom課室的現場演出，可是，其他人似乎不太

理解我堅持Zoom課室而不接受錄像的原因。學院部分資源提供與否，也視乎

演出是否實體。

陳偉洛

自由身表演者

我覺得在2020和2021年中，「距離」是個非常重要的詞彙，因為不論是觀眾

和表演者的距離、表演者們之間的距離，甚至是駐場計劃（residency）的距

離，都需要新的定義和改變。以表演者和表演者之間的距離為例，假如不佩

戴口罩，（他們）要相隔1.5米，這限制很有趣，兩位表演者不可互相觸碰，

但又可以同時做動作，是個幾得意的因素（factor）。再來，就是觀眾和表演

者的距離。現時有不少表演回到鏡框式舞台形式，從而容納更多觀眾以及他

們和表演者之間需要的1.5至2米的距離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定程度的倒退，但

又未至於回到傳統的形式，因為大家仍然在尋找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限制。

假如觀眾分佈在劇院四面的話，舞台可能變得細小，這限制也很有趣；就算是

immersive（沉浸式表演），如何令演員消失而表演仍然成功／確立？在真實

距離上，劇場空間、更準確是指空間配置（spatial arrangement）有很強的

迫切性（urgency）和動機（intention）；而駐場計劃就有虛擬的距離，如何

分享意念及材料？舞蹈媒介如何虛擬地傳播？它需要依賴其他形式的載體，例

如影片。怎樣才可以溝通？變成了影片之後，讓觀眾在家中觀看，距離便縮短

嗎？這些都令我在這兩年對「距離」思考得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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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肇欣

表演者

在2019至2020年逗留在倫敦之前，我比較多演出由陳家蔚（Kiwi）編的舞踏

作品，除此以外不算得是活躍於舞蹈圈；然而在倫敦參與了很多有關身心傳意

（Somatic Practice）以及舞蹈實踐（dance practice）的活動，認識了不少

朋友。因為疫情，我回到香港，在（倫敦）進行中的計劃便以網上形式延續下

去：有的用Zoom，如果涉及創作過程的，便在Google Drive上分享材料，用

哪一種方式取決於對即時性的要求。

回港後我參與了的演出，包括陳家蔚的舞踏，以預錄影像代替現場演出；不加

鎖舞踊館的（《Kerry & Frieda》）則可以在現場實體地作階段性發表以及完

整演出。我亦參與了「Free To Play」劇團的人偶劇，戴著面具演出，同樣由

實體演出變成錄像。疫情並未對我在香港的工作機會有很大影響，但以2020年

看來的話，它令到工作的形式改變了。與不同的人協作的機會增加，有賴在倫

敦建立了的人脈，我們憑著發展不同的網上合作方式，讓計劃可以持續下去。

BEYOND Bollywood

印度舞蹈團體

假如「限制」是我們的創作題⽬──跨地域的新啟發

創意就是在特定條件中創造不可能。過去近兩年，劇院有限度運作，公開演出

經常延期，排練斷斷續續……作為表演者難免失落與無⼒。身處多變又不受控

的⼤環境之中，我們怎樣能夠利⽤條件重獲前進的能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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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我們的困難是現場演出，最直接的做法是將表演場地搬到虛擬空間。與眾

多本地舞者⼀樣，BEYOND Bollywood也嘗試於線上演出：聯同⼤埔藝術中⼼

其他單位⾃發舉辦網上藝術節「隔離藝術ing」，以⼀連七⽇直播節⽬伸⼿向

社區打招呼；參與大埔青年藝術節，表演外還有教學節⽬，讓觀眾能夠即時參

與；早計劃好的「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」，也因為疫情改為向學⽣播放預錄影

⽚，保持初衷，只是轉換⽅法。我們在過程中學習到有利表演的科技，累積線

上活動的經驗，再調整做法，積極適應New Normal新常態。

不過，如果單單適應新常態，僅僅是建⽴⼀種習慣，若能在其中找到New 

Inspiration 新啟發，才能將眼前的限制化為燃料，推動舞蹈創作繼續前進。

疫情將表演者與本地觀眾距離拉遠，卻將原本萬丈遠的外國表演者拉近──這

是互聯網的奇異之處。我們有幸獲TED授權主辦TED X BEYOND Bollywood

⼯作坊，與⾹港、印度、波蘭、俄羅斯、西班⽛和美國的舞者攜手探討氣候變

化，各自創作，再聚⾸跳出回應世界的舞步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亦趁機邀請國外

舞者參與線上⼯作坊，包括「舞蹈新常態」及CCCD社區⽂化發展中⼼主辦

「抗逆－網上藝術節」。

只要計算時差，確保網絡連接順暢，遠在天邊的舞者即時現⾝觀眾眼前，隔

空教授舞蹈技巧。假如沒有受疫情所限，忙碌的舞者未必有時間與⾹港觀眾連

線，沒想到原來的限制竟然成為了連繫的契機，再⼀次證明藝術總是能將志

同道合的⼈拉在⼀起。待各國⼊境措施放寬時，我們或許能親⾝與海外舞者⾒

⾯，我們因限制得到擴闊視野的機會，⼀點⼀滴累積成為未來的靈感，同時亦

將我們的觀眾群從本地拓展⾄全球公民。 

「限制」成為契機，也同時可以是創作題⽬。去年底，我們獲香港藝術發展局

選為「Arts Go Digital 藝術D平台」的⼀份⼦，發展數碼虛擬藝術創作。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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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意念之初，我們就在思考如何跳出劇場經驗，為觀眾提供傳統舞台以外的體

驗，做⼀些傳統劇場無法做到的表演⽅式。

因此我們選擇以360度全景攝影機拍攝舞蹈，製作虛擬實景影⽚，讓觀眾有如

置⾝現場之外，更可以從多⾓度觀賞舞姿，⽐⼀般現場表演更近距離。為了

增加觀眾的參與感，我們亦採⽤了視差捲動技術（Parallax effect），觀眾⽤

⼿指或滑⿏控制就可以控制螢幕上舞者的動作速度，能夠⽤慢鏡仔細觀看印度

舞的⼿勢、舞步和⾝體律動。構思繼續發酵，場域舞蹈加⼊歷史元素，選址古

蹟；印度舞蹈加⼊踢躂舞者變成充滿⽕花的多元⽂化舞蹈，成就最終《印「蹈」

遊⼤埔》的互動網站，亦標誌BEYOND Bollywood開拓全新領域。

與觀眾體驗同樣重要的，是整個團體與舞者在創作過程中的共同經歷，不⽌是

由零開始認識的電腦科技，或⼾外拍攝的場地限制，更加是我們團結⼀起解決

困難⽽獲得新的動⼒。⽐起⼀年多前所有公開活動停擺的時候，現在的我們已

經有更多的經驗和⽅法去⾯對環境轉變，未來即使世界仍然萬變，我們在⾯對

轉路口時，也更有信⼼再次應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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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信念與原則的思考】

吳俊彤、陳伯顯、黃瑤、黃耀權、趙加雋、蔡穎雯

（集體受訪，排名按中文姓氏筆劃序）

自由身舞者

訪問及撰文：肥力

2020年最大的考驗肯定是貧窮，作為自由身舞者，本來艱難的生活變得更困

難，以致需要另尋工作或投靠家人等，不過大部分自由身舞者本來就收入不

豐，所以生活還不算有太大落差。然而，對比起專門接商業舞蹈演出的舞者，

落差則甚大，這類舞者疫情前如可以頻繁接到巡迴演出，酬金每年可高達七位

數字，但疫情下所有巡演取消，則頓時生計不保。

另一個共通點是多了很多時間面對自己。以前接連不斷工作，疫情令我們有了

一個停下來的空間，當中不乏沮喪與失落，但也可以審視過往只有工作的生活

模式是否有足夠精神營養及意義，以及多了時間給自己鑽研技術、學習更多知

識，以比較正常及健康的節奏去創作和排練，並好好珍惜與人相處的機會，特

別是排練和與對方傾談的時間。

吳俊彤說︰疫情令一切停頓，我會反思Hip hop及街舞Battle文化的意

義，包括過往忙著出席活動，很多時只為了展示自己在圈內的存在價值，

卻忽略了樂在其中，及挑戰自我的意義。另外，疫情下為了演出而實施防

疫措施無可厚非，問題是我發現一些人為了證明自己忠誠，變本加厲，竟

向政府舉報其他正在努力的人，對我而言，這種盲從而不肯反抗的心理，

似乎違背了Hip hop的反抗精神，以致我在這段時間更能認清誰是真正享

受街舞文化，誰只是為了名氣或完成活動而妥協地跳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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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伯顯說︰我在疫情期間仍希望盡量協助學生完成作品，然而其中一件事

對我打擊很大。學生為了排練而租了工廠大廈某單位，某天卻遭警察上門

拘捕，一班毫無資源的學生需要為保釋及案件張羅。我感嘆在這個時代，

為甚麼年輕人及舞蹈會變成罪惡？究竟舞者要抱持怎樣的價值觀，才能堅

持舞蹈？

疫情令很多工作坊轉為網上，我們均認為參與國際級的大師班的機會增多了，

然而又同意網上舞蹈課的質量很差，相隔電腦很難學習以身體為主的舞蹈課，

同時又必然有網絡延誤、器材不佳以及時差等問題。我們覺得上這樣的外國大

師班，其學習質素不及觀看大師的網上影片有效，這樣的上課變成像朝聖一

樣而已。網上學習的關鍵還是回到土地問題上，很多時外國導師都在自己寬

敞的家裡教學，然而在港的學員卻沒有多大的家去完成練習，有些要走到公園

上課。這使有些課程導師，特別是本地的老師，知道大家地方不足，而事先張

揚課堂只需一張瑜珈蓆的位置便可，以吸引大部分沒有足夠空間的香港學生報

名。

去年全球爆發疫情，很多國際級的街舞節慶也改為網上舉行，包括「Summer 

Dance Forever」。這些網上街舞比鬥分成兩個類型，其一是預錄型，參加者

自行錄製影片，放上平台供人觀看，比較誰的讚數較多為勝，我們覺得這已脫

離了Battle的意義，根本不能說是一個街舞活動，只是影片串流；其二是即時

型，即參加者在線對戰，自己播放音樂，對著螢幕跳舞。然而這種模式仍難以

貼近街舞比鬥的初心，一來沒有DJ主導音樂，而是自己在電腦自顧自的播歌來

跳舞，二來又回到網速及延誤問題，令音樂及舞蹈總是錯開，很不有趣。後來

歐洲各地基本可以互通，當地的街舞活動開始轉回現場，中國的街舞活動也如

是，2020年已幾乎可以現場進行，唯獨香港及幾個亞洲地區，依然被隔絕，

不得已只能用網上形式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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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才和 

「多空間」藝術總監

訪問及整理：肥力

「多空間」於2019至2020年面對的最大問題，是演出《球賽》幾乎經歷了所

有因疫情而改動劇場製作的麻煩，由四月因疫情嚴重、劇院關閉而迫令作品延

期至十二月，然而不單觀眾人數被減少，觀賞模式也需由流動方式改為指定座

席，後來在入台前兩個星期更被通知不能有現場觀眾。當我們決定改為直播及

錄影時，卻在入台兩天後、佈景裝置完成後，突然被下令連直播也不行，要在

入台第三天全場撤離。最終令我們在沒有真正技術彩排下，倉促尋找拍攝隊拍

下作品，以免白費我們二十多人花上一年多的心血。

我們經過檢討，認為真正核心問題不是克服疫情的困難，而是政策朝令夕改，

所有指令都沒有商量餘地，令前線人員持續白費心機，事倍功半。是次疫情的

危機處理，更暴露了政府行政人員多年來對藝術的無知，不了解現場演出入台

的工作難度，不了解藝術在社區推廣為何，以及不明白現場表演、直播與影片

製作是三種不同的工種和媒體，更需要不同技術的支援。加上政策沒有準則

及一成不變，為了不被外界批評，就令前線工作人員承受不停改動的艱辛。然

而即便我認為在藝術上不應該妥協，不應該為了迎合資助單位的意願而改變，

硬把未做過技術彩排的表演變成錄影──這種做法如同幫兇，只是讓資助機構

能夠交差。無奈演出並不是個人的事，我們在疫情下不斷被停工，大家都很需

要酬金支持生計，故只能無奈地執行。順帶一提，疫情期間我們在工廠大廈的

團址排練時，曾有警察上門調查，指藝團違犯限聚令，但經過解釋證明是排練

後，警方才撤退，期間令工作人員及表演者受驚，可幸最後沒事。

我認為，在沒有統一標準及商量餘地的政策下，創作受到大量限制，有時說不

能室外演出，有時說觀眾只能坐在座位上，有時又說演出者不能靠近觀眾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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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創作過程充斥著自我審查，就是為了迎合劇院及主辦單位的要求。我認為當下

的政策將身體接觸定性為罪惡，然而，舞蹈本身就是身體藝術，身體接觸是很基

本的元素，同時人與人的交往本來就需要接觸，失去了身體交流，人及社會也會

生病。而且，藝術原本就有為社會療癒、撫平情緒的功能，但今天的境況卻將這

些接觸及藝術創作定性為罪行，加上限制，實在有違藝術原來的意義。

董言

參與舞蹈製作的

劇場構作在香港是一個需要自我證明的崗位。甚至可以說，這不是一個崗位，

而是一種遊走於各個組織和製作的個人行為。因為疫情使得整個香港表演藝術

體制動蕩不已，劇場構作恰巧能在其中實驗自己的位置。例如專業院校如何設

計、執行新的課程？舞團如何突破傳統架構，另覓創作空間？以及一系列有關

記錄整存、跨界合作的策劃？然而，與其等待現有體制劃撥資源，無中生有一

個特定位置，我們首先需確認自己要如何介入當下的藝術生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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